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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改革””与与““反思反思””的复归的复归
□□冯冯 帅帅

2009年，作家阿耐的小说《大江东去》（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成为第一部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的网络小说。2019年，《大江东去》入选新中国70
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成为新中国“文学描摹历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以改革开放20年为时间线
索，以主人公宋运辉为轴心，通过姻亲关系、邻里关
系织就一张辐射广阔的社会关系网，在对宋运辉、雷
东宝、杨巡、梁思申人生际遇进行书写的基础上，透
视国营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商投资
经济等的发展变迁，大笔描绘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
阔的历程。小说采用了编年式的结构，每一章节都
用年份命名，四位主人公在发展经济道路上各自的
悲欢离合全被容纳其中。

随着时代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改革小说”和“反
思小说”渐渐归于沉寂，但是有关于历史的记忆长久
地留在不少作家的经验之中，也包括阿耐。阿耐曾
用“不要让我们最近的历史成为盲点”来概括她写作
《大江东去》的初心，她有意识地让小说承担“文学介
入社会”“文学介入人生”的文学使命，小说出版时也
打出了“改革开放30年记忆之书”的口号。关于真
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四个现代化建设、国企改革、所有制改革、外资涌入、
下岗工人问题、南巡讲话、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
等政治经济事件构成了情节推动的主要节点，人物的
命运发展与社会公共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物的性
格冲动和心理动线退居二位。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宋
运辉因为受制于家庭出身而不能考取高中，因此和父
亲发生激烈的争吵，父亲险些因此而丧命，若不是因
为高考的恢复，即便内心怀揣着再多对读书和出人头
地的渴望，宋运辉也难以走出南方那重峦叠嶂的小山
村；没有经济所有制的改革，雷东宝也无法在小雷家
确立威信，杨巡只能于蒸馒头一途下下功夫。

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成为推动小说前进的内
在驱动力。通过重审我们触手可及的历史，抽丝剥
茧式地处理“改革”的热忱和“反思”的痛楚二者紧密
缠绕的关系，《大江东去》成功地实现了“改革小说”
与“反思小说”的一次双重复归。

小说中的四位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他们
的困境。宋运辉初到金州总厂，就不得不直面水书
记和费厂长相互倾轧的职场政治、国营企业庞大但
缓慢的身躯、厂内职工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以及普
通工人朝生暮死的生活状态。在小雷家村凭着一腔
孤勇推行改革的雷东宝需要面对的却是村民自下而
上的凝视，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监管，农村集体企业
改革的深水区的政策盲点，犹豫监管不力致富带头
人竟监守自盗。作为个体户摸爬滚打的杨巡则是在
重重资源壁垒和积重难返的社会成见下艰难前行，

“杨小倒爷”的身份让他受尽白眼，于是不得不一次
次选择通过经营星级酒店、高级商场的方式来获得
自我价值的确证。即便是看似无所不能的外资代表
梁思申，也难以逃脱理想主义的水土不服。

除了解决固有的沉疴，他们还要应对新产生的
种种问题。在刚刚调转船头、蓬勃发展、充满希望的
土地上，许多事情正被突如其来的经济利益所裹挟
和扭曲，改革者们并没有选择与之共沉沦，而是或隐
或显地捕捉到迅速发展背后伴生的危机，迎难而上。

这些困境引发不同年龄段读者产生同样的共
鸣，时代虽然改变，但是横亘在青年成长道路上的核
心困境仍然相似，活在当下的年轻人在社会的各个
场域里仍旧或多或少拘囿在上述困境里。这时《大
江东去》似乎变成了一本生活职场启示录，四位主人
公在自我修炼中逐渐成长为改革英雄，教导重拾锐
意进取的精神。

作者自陈她的写作始终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四位主人公确乎用理想烛照着他们的改革实践。于
宋运辉，他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面对同辈人
虞山卿的经济引诱，始终把守着内心的底线，用近乎
严苛的高道德标准约束着自己，他兢兢业业地工作，
展现出了一代国企领导人的使命与担当。杨巡身上
则是充斥着“个体户”能吃苦、能拼搏、脚踏实地的实
干精神，他总是在恰当的时机抓住一切机会壮大自
己的力量，即便摔了跟头，也能擦去脸上的血与汗，
重新向前。

在理想主义似乎渐趋褪色的年代，改革者们敢
为天下先的魄力和胆识为当代读者的心中注入一股
暖流。与此同时，也为青年读者提供了进入生命既
新且旧的方式，那就是用理想观照现实，理解现实，
重构现实，用生命蓬勃的激情冲刷生长道路上可能
遇到的礁石，在时代澎湃激流的指引下逐浪前行。

《大江东去》并不仅仅止步于用想象弥合现实的
错位，用大而无当的口号掩盖发展历程中的矛盾，那
些理想旁落、旧的价值体系愈发混乱的瞬间都被小
说囊括其中。作者埋下的是“反思”的种子，她笔锋
犀利，通过人物命运的浮沉传达了对历史和现实的
深刻反思。

小说中雷东宝的结局最意味深长。雷东宝似乎
带有充满原始激情的理想主义，他敢想敢干，豪气冲
天，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接下老村长的任命，在创业
初期公而忘私地带领小雷家村发家致富，一心扑在
事业上，小雷家也成为当地的致富典型。在其他经
济体尚在改革的边缘试探之时，农村经济自发的改
革已经一马当先，雷东宝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
小雷家发展的过程中，雷东宝的性格也不断异化，他
的身边缺乏像梁思申、任遐迩式的制约人物，在正

明、红伟等人对其神化和吹捧之下，雷东宝渐渐忘乎
所以，他希望自己是小雷家唯一的英雄，“他就是小
雷家，小雷家就是他”。越来越膨胀的个人私欲压倒
了雷东宝心中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在他出狱以后，
他迫不及待地在小雷家重振威风，用越来越高级的
名车和个人用品粉饰越来越虚弱的自我，最终走向
他最初出发点的反面，成为强弩之末，在他服务了半
生的群众面前轰然倒塌。

小说最后希望完成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用驳杂
的现实景观完成对最初理想的拷问。正如阿耐在书
中写道：“我有幸生活、成长在这个中国大变革大发
展的年代。我和我的同龄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
也被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欲望驱使着，全身心地投入
大家小家的建设，我们取得骄人成绩。但是驻足回
望，却是看到很多盲目，很多不足，很多遗憾。我们
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我经历过，我正思考。我需要
写出来，先给自己一个回答。”

《大江东去》从解决时代问题入手，落墨于挖掘
出被表面社会问题遮蔽的历史的永恒。浪淘式的文
学史观恰是小说重建个人与历史有效关联的桥梁，
在泥沙俱下的现实中，既要心怀崇高，也不避讳低
劣。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恰如声势浩大、迅猛奔腾
的洪流，其中有人“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
头”，也有人在勇立潮头之后，被大浪所淘洗成为沉
渣，人们不能只看到大江大河，而忽略大江大河之下
那些不为人知的水滴石穿。这大概就是作者最希望
说明的问题。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学创作

是谁碰碎了美丽的爱情
——评程青的《盛宴》 □贺绍俊

程青的《盛宴》（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们
带到了一个高档住宅小区，这里居住的基本
都是知识精英，他们或是海归，或是企业高
管，或是行业专家，或是大学教授，他们精神
饱满、生活优裕。程青仿佛十分熟悉这个群
体，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他们其乐融融的生活
景状。这是一个最具时代特征的群体，他们
脸上的表情、身上的装束，以及他们的兴趣
爱好，无不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让我们有
一种置身其中的强烈现实感。但程青最关心
的还是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她像一位情感
的侦探，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揭秘他们的精
神困惑，又像是一位心理医师，要诊治现代
人在婚姻问题上的心理疾患。因此，这也是
一部有着丰富精神内涵的小说。

小说一开始便是一幅琴瑟调和、伉俪情
深的动人画面。主人公黎先生和黎太太在沁
芳园里是一对人人艳羡的夫妻，两人当年在
美国留学，在异国结下了爱情的果子，在他们
的爱情故事里自然包含着太多的真诚、纯粹，
比如黎先生的苦苦追求，比如黎先生为了爱
情宁愿放弃在美国的高薪职位，陪黎太太回
到国内，等等。如今，他们虽然结为夫妻了，却
仍像热恋中的情人一般。在沁芳园这个高档
小区里，由知识精英组成的幸福家庭自然很
不少，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分享快乐。程青
不吝笔墨地抒写着他们的快乐和自得。最华
丽的一场聚会应该是某次情人节在黎先生奢
华雅致的豪宅里举办的party，他们要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纪念他们的定情时刻。因此，聚
会的主要话题也与爱情和婚姻有关。来参加
聚会的八对夫妻看上去都有着美满的婚姻，
他们在“真心话大冒险”中也坦陈各自的爱情
故事。每一个爱情故事都很感人，正是他们的
爱情的存在才收获了他们如今的美满婚姻。
但是，程青已经早早地埋下了伏笔，她对婚姻
之后美好的爱情还能否延续下去心存担忧。
她列举了一批文学大师关于婚姻的至理名
言，并得出结论，大师们对于婚姻都不乐观。
果然，爱情慢慢出了问题，最终的结局是黎先
生和黎太太离婚了。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有
一句话成为了经典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
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觉得不
妨将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爱情进行时的时间叙
述：幸福家庭是一个过程，幸福之后便是不同

的不幸纷至沓来。而绝大多数作家似乎对幸
福不感兴趣，都热衷于书写爱情进行时的后
一段，他们在探讨各种不幸是如何发生的。程
青也不例外。我感兴趣的是，她是如何来解释
这种不幸的。程青的确有着自己独到的解释。
程青重点写了黎先生和黎太太的婚变。这场
婚变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因为黎先生和黎太
太在小说中是一对多么令人敬佩的恩爱模范
啊。程青恰巧就是要提醒人们，越是恩爱，越
可能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是黎太太在恩
爱中逐渐把自己忘记了。黎太太曾经对自己
的婚姻是多么满意多么自信，享受着相夫育
子的乐趣。只有当爱情的小窝崩塌后，她才觉
悟到：“在爱情中舍弃自己是个错误，而且是
个巨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应该就是程
青对爱情之不幸的诊断。表面上看，黎太太每
天活得很开心，但细想想，她的开心都是为了
别人而开心，自我完全被压抑了。这也就是为
什么她会和宋蒺藜精神出轨。宋蒺藜长期出
入他们家，他那不俗的谈吐和绅士的作派无
意中开启了黎太太压抑的自我，她不由自主
的将爱情转移到了宋蒺藜的身上，当她意识
到自己情感的错位时又深深地自我谴责。尽
管她及时地刹住了车，但她的自我也由此被
唤醒，带着自我的眼睛再来审视这个“幸福”
的家庭时，她才发现这不是她应有的生活。

不得不承认，程青揭示的这一点在现实
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这背后是淡化女
性自我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弥散在我们每
个人的头脑中。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
就发现我自己也习惯于任这种社会意识左右
我的思维，比如我一直将女主人公称为黎太
太，却没有想到应该用她自己的名字朱莹莹
来称呼她。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太习以为常了，
程青在叙述中似乎也刻意为之，她在讲述黎
先生和朱莹莹的幸福生活时一直是用“黎太
太”的称呼，而写到她决定离开沁芳园后，才
以“朱莹莹”来称呼她。从这一不显眼的细节
也可以看出程青在叙述上的精心。她以一系
列看似日常化的细节强化了她所要表达的主
题：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婚姻中，女性一定
要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

程青是一位有着清醒女性意识的作家，
但她的女性意识是温暖的。也就是说，她并不
是在男女对抗的语境中来彰显自己的女性意
识，她很少在小说中将男性作为尖锐的对立

面来烘托自己心仪的女性形象。这样一种女
性意识非常微妙，程青对男权文化中心的严
峻现实有着自己的认知，她不愿意把责任推
卸到一个个具体的男人身上，而是认为应该
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等层面上寻找原因，在
程青看来，男人有时候也是男权文化中心的
受害者。从程青对黎先生与林小茉婚外情的
叙述中就可以看出，她是把黎先生作为一名
受害者来对待的。当他的太太朱莹莹在家中
逐渐失去了自我，他的爱情对象也就固化了，
他们俩的爱情律动也就暂停了。黎先生似乎
默默接受了这种安稳的生活。但他的爱情仍
然是活跃的，他仍然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只不
过因为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压抑了自我，这实
际上也就造成了他的爱情失去了宣泄的对
象。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潇洒不羁的林
小茉出现在他眼前时，便轻易地调动起他的
兴奋来。当然，黎先生既是受害者，更是施害
者，因为他把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看成是一
个家庭顺理成章的事情，他纵容了淡化女性
自我的文化观念在婚姻中的肆虐。程青尽管
在叙述黎先生时对他抱有怜悯和惋惜之情，
但她并不原谅他的出轨。因此，最终她也没
有让朱莹莹回到黎先生的身边，重修旧爱。
程青要借此表达她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强烈
呼唤。如果说，朱莹莹在那次与宋蒺藜交往
的迷思中让自我重新回来的话，丈夫的这一
次出轨事件则使得她的自我强大起来，程青
写道：“她的笑容里多了自信和通达”。重塑
了自我的朱莹莹今后会幸福吗？这似乎就是
当年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
题，就让我们暗暗祝福朱莹莹带着强大的自
我去寻找自己的爱情吧。

■评 论

读小学的时候，我从老师口中知道了杨靖宇在抗日战争中英
勇牺牲的故事。读中学的时候，知道了杨靖宇将军是河南人，老家
确山离我们南阳邓县并不远。当兵之后学习他的事迹，方知道他牺
牲后，日本人在他的胃里发现的全是树皮和棉絮。对杨靖宇的尊敬
早就在心里，但说实话，将他35岁的人生生动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是在读了张新科的长篇小说《山河传》（河南文艺出版社）之后。

以真实的人物为小说主角，与虚构人物相比，有更大的难度。
难度在于要先把所写人物的真实生平事迹摸清楚、揣磨透，然后才
能动笔。我听说作者为此5次赶赴河南驻马店、确山、开封、上海，3
次远赴抚顺、长春、吉林、磐石、通化、靖宇县、哈尔滨等地，采访了50
余人，购买有关杨靖宇的书籍100多本。正是因为在创作前做了大
量的准备，获取了无数的写作素材，在创作中才能充分展开自己的
艺术想象，把杨靖宇这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书中很多有关杨靖宇
的资料是首次披露，过去，我们只知道杨靖宇将军惊天地泣鬼神的
赫赫英名，知道他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图腾和文化符号，但
其实对他的个人生活缺少了解，比如他浓烈炽热的故乡情结、他好学
上进的青葱岁月、他懵懵懂懂的校园时光。书中写到，生活中的杨靖
宇勤学好问、嫉恶如仇，写到他在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地区最
早县级农工革命政权中的经历，他在复杂环境下与日伪汉奸的斗智
斗勇，他辗转曲折的狱中奇遇以及牺牲前被叛徒出卖的种种细
节……这些我们过去了解甚少，如今，通过作者细致的小说笔触，
读者可以真切感受这一切。

张新科之所以写这部关于英雄的小说，除
了为英雄作传、向英雄致敬之外，我想他的最大
用心是向我们展示一条英雄的成长之路，让更
多的后人从这条坎坷崎岖的道路得到启示，从
而也生出成为英雄的雄心。小说由杨靖宇1923
年在开封读书的生活开笔，写到他怎样逐渐走
上革命道路，直至1940年为抗日壮烈牺牲。作
者以波澜起伏的故事、充满感染力的语言，全面
呈现了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成长过程，真实展现
了将军以热血染红白山黑水、以铮铮铁骨壮烈
殉国的革命生涯。作者的笔既见事见人又见心，
巧妙借助动人的细节展示英雄背后的欢喜与忧
愁、青春和梦想、成就与牺牲。读者能从这本书
中看见一位有血有肉的英雄是如何从一位普通
的少年学子一步步成长蜕变的。

杨靖宇的家乡在河南确山，他原本可以享
受天伦之乐，但他舍下温暖的小家，舍下未竟的
学业，怀揣着崇高理想奔赴冰天雪地，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杨靖宇本名马尚
德，高大帅气，爱母顾家，但因为革命需要，1929年离开家乡远赴上海，之后“马尚德”
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名为张贯一的河南硬汉。1932年，张贯一被捕，刑满释放后，
为驱除外虏、平定天下，又改名为杨靖宇。从马尚德到张贯一再到杨靖宇，一位民族英
雄完成了凤凰涅槃。杨靖宇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之后，以无比坚韧的毅力和英勇顽强
的战斗精神率领东北抗联与日寇长期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下煤窑、走山林、会匪首、
拉队伍、夺物资、袭汉奸、战日伪……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杨靖宇把
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自己身陷重围。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与数
百名日伪军周旋，直至弹尽粮绝，壮烈殉国，年仅35岁。张新科用小说告诉我们：杨靖宇所
以能成为一个英雄，首先是他心里早有志向，他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下，救国家于危难之
中；其次是他甘愿舍弃小我，奉献民族国家；再就是他胸中深植着中国人的气节，有前
辈英雄文天祥那股宁死不屈的精神。

有自己的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尊敬自己的英雄，这个民族就会有灿烂的明
天。张新科用自己的笔重描杨靖宇这个人物，是在重塑中华民族的英雄雕像，是在弘
扬“丹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争日月光”的英雄精神，这对于牢固民族精神之根、铸造
民族理想之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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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扶贫文学创作中的乡土新变
□张堂会

百年以来，在从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
渡的进程中，乡土社会一直是中国作家魂牵梦绕的
精神家园，众多思想观念汇聚交织在这个广阔富饶
的场域。从鲁迅描写浙东乡村的《故乡》《社戏》《风
波》等“满熏着中国的土气”的作品开始，到鲁彦的
《菊英的出嫁》、蹇先艾的《水葬》、许杰的《赌徒吉
顺》、台静农的《烛焰》等一批乡土小说的涌现，再到
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周
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麦河》等一批成绩斐
然的乡土作品，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大宗。
扶贫开发带来了农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也
带来了新一轮乡土文学的振兴，出现了赵德发的
《经山海》、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滕贞甫的
《战国红》、李明春的《山盟》、马平的《高腔》等众
多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长篇小说。在这新一轮
的乡土文学热潮中，周荣池的长篇小说《李光荣下
乡记》是扶贫开发催生出来的一朵美丽浪花，从小
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扶贫文学创作对传统乡土文学
的继承与超越，折射出一种新的文学审美观念与文
学生产机制。

《李光荣下乡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以青
年干部李光荣到菱塘乡清真村担任第一书记为叙
事线索，具体讲述了他参与地方扶贫与文化建设
的工作经历，同时辅以他和薛小仙、杨树叶之间
美好纯真的感情副线，书写扶贫开发背景下古老
乡村的美丽蜕变，歌颂了乐善好施的商人谢生
林、品行高洁的民间文人钱白平、终身传教的薛
阿訇以及王俊等时代新人形象。作为第一书记，
李光荣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着眼于文化方
面的“精准扶贫”。他潜心研究地方民间文化、深
入挖掘地方历史掌故，采访书写好人故事、寻找
新农民精神，歌颂乡民团结，抒发新时代的美丽
乡愁。在周荣池的书写中，我们感受不到以往乡
土作家常有的那种痛苦愤懑的激情与批判启蒙
的眼光，其笔下的乡土风情也迥异于上个世纪
20年代《水葬》《赌徒吉顺》《菊英的出嫁》《烛焰》
《惨雾》等小说中描绘的水葬、典妻、冥婚、冲喜、
械斗等奇风异俗。《李光荣下乡记》展示了新时代
背景下的乡风民俗，特别是带有地域色彩的穆斯
林文化。小说详细描绘了清真美食节上美食技艺
比赛的情形，展示了清真村的餐饮特色与地方风
俗民情。厨师小和子由于以往与“回菱阁”之间的
恩怨过节，不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比赛。在二歪
子的激将法之下，她参加了清真美食节的美食技
艺比赛，获得业余民间组第一名的好成绩。“我家
在高邮北下河，妹妹家在三里坡，每天我上工从她

门前过，她眼睛总是望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清新秀美的湖光山色中，小说中不时回荡着《高邮
西北乡》那样热辣辣的乡野民间小调。李光荣作为
第一书记，能够真切地面对新农村发展进程中的问
题，感受到了那些逐步消失的村落和文化传统带来
的难以言说的乡愁。他决心要做乡愁的守护者，为
地方文化建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文化方
略上呼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措施。

中国乡土社会涵盖地域广泛，从北国的大兴安
岭到南方的云贵高原，从东部的沿海省份到西部三
边地区，反映在扶贫文学创作中的风土人情因此也
就面貌各异，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一股浓郁的山风海
韵。这些作品接续了以往乡土文学创作中的风俗
画描写传统，又赋予了当下新的表现内容，体现出
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李光荣下乡记》对菱塘的乡风
民俗进行了精细的描摹，诸如古尔邦节、开斋节、清
真美食节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还有张墩寺的
烧香、高邮湖的跑鲜等带有苏北里下河特征的地域
风情，都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李光荣以一个外
来者的眼光打量这些乡风民俗，既挖掘其背后丰厚
的历史文化内涵，又与地方旅游观光融合起来，使
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意义。

《李光荣下乡记》中的主人公李光荣是一位小
有名气的作家，小说主要讲述了他下乡扶贫中的所
见所闻。李光荣的身上明显带有作家周荣池本人
的影子，因此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种深刻
的互文关系。在扶贫文学创作热潮中，涌现了许多
乡村第一书记们所写的文学作品，比如杨一枫的
《扶贫笔记》、杨志勇的《追寻初心——我的扶贫札
记》、张鑫华的《第一书记驻村日记》、姚高峰的《扶
贫手记》等。小说中的李光荣既是一个故事的倾
听者，也是一个讲述者，同时还是一个演出者。

“他常常想自己到回乡做第一书记以及定点深入
生活，不是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到达这里的
人群，到达他们的故事，到达他们的内心。这样的
到达才是真正的深入，这样的离开才会让到达有意
义，而让分别不至于无助与伤感。”乡村第一书记能
够深入生活现场，用一种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观察打
量乡村世界，同时他们又与乡民朝夕相处，能够真
正体会村民的所思所想，因此他们笔下的描述更能
直抵乡村的真相。

文学来源于生活，乡村第一书记的创作真实地
反映了他们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生活情景，作品
具有一种鲜活的现场感，每一个文字都带有他们个体
的生命体温，具有真实动人的力量与魅力，为当下乡
土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维度。


